
飞
回 娜

d

。 向

／
。

笋
》

。明
、

＿ 仲

低

IMny
""

炒
争勤 32#y

攀“腆划w

良
。

．

花
城
出
版
让

戍

硬

名
w



王 白 立 陈子善编

郁达夫

小说散文选
花城 出 版社



郁达 夫小说散文选

王 自立 陈子善编

花城出 版社出 版发行

（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号 ）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你

广州腮儿工厂华兴分厂 印刷

"' " "”毫乐 ’ V本 ‘ ? ”‘ 印 张 ‘ 橘 页 “' , "’宇

1991年 垂 月 综 圣 版 1呷 1 年 丛 月 第 2 次印 刷

印 砂26, 701-37/40册

ISBN7-5360-0954- 2 /I ? 856

定价 ： 3 . 70元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前 言

郁达夫是我国 砚代文学臾上的著名作家 、

“
创造社

”
创

始人之一

。

一九五一年北京开明 书店 曾 出版由 丁 易 编的 郴

达夫选渠 。
，

一九五四 、

一丸五丸年人 民文学 出版社也 曾 出

版过 榔达夫选集 。
。 由 于 当 时 印数不多 ， 多年来又未再版 ，

目 前 已难读到 。

本集所选作品 ， 系郁达夫一丸二七年八月 脱离
“

创造社
”

以前的 短篇小说 、 散文 ， 作品按写作时 间先后排列 。

郁达夫笔下的人物有许多是在苦闷 、 仿惶中 挣扎和沉涸

于不无病态的忧郁中 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， 俱同时作者也

以 深厚的 同 悄 ， 把笔触转 向 了劳动人民 ， 如 。 春风沉醉的晚

上 乡 中 的 包炯女工 、 。薄奠 奋 中 的车夫 。 在文学理论上 ， 惟

者接触到 了
“
文学的 阶级斗争

”
、

“
无产 阶级的 文学”

这皇

方面的 问 题 ， 在 当 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。 无疑 ， 像许多作者有

其局限性一样 ， 郁达夫也有其历臾的和 世界观的 局限性 。 但

是 ， 把他的作品放在一定历史背景上来考察 ， 对今天的青年
尹

享学爱好者不仅仍有艺术欣赏价值 ， 并且还有认识价值 。 在

他的作 品 中 ， 我们可以听到 ， 二十世纪初的 中 国 民众 ， 特别

是贫寒的 知识分子阶层在饥饿 、 穷 困 、 孤独以 及在封建道德

的威权 、 官僚买 办的压迫下 ， 发 出的惨痛的 呻吟 。

我们希望 本书的 编辑与出版 ， 能对介绍中 国现代文学尽

一点绵薄之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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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 灰 色 的 死

上

雪后 的东京 ， 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 。 从富士山顶上吹

下来的微风 ， 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 白热的心肠 。 千九百二十

年前 ， 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 现的 日 期又快到了 。

街街巷巷的店铺 ， 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

样 ， 竭力的想多吸

收几个顾客 ， 好添些年终的利泽 。 这正是贫儿富主 ，
一样多

忙的时候 。 这也是逐客离人 ， 无穷伤感的时候 。

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 ， 在一

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 ， 有一

间 楼房 ， 立在澄明 的冬天的空气里 。 这一家人家 ， 在这年终

忙碌的时候 ， 好象也没有什么生气似的 。 楼上的门 窗 ， 还紧

紧的闭在那里 。 金黄的 日 球 ， 离开了上野的丛林 ， 已经高挂

在海青色的天体中 间 ， 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 了 。

太阳的光线 ， 从那紧闭的门 缝中间 ， 斜射到他的枕上的

且



财候 ， 他那一双同相桃似的眼睛 ， 就睁开了 。 他大约 已经育

二十泅五岁 的年纪 。 在黑漆漆的房内 的光线见矿 他的肽 色更

加觉得灰白 ， 从他面上左右 高出的陨骨 ， 同眼下的深深 的眼

窝看来 ， 他却是一个清瘦的人 。

他开了半只 眼睛 ， 看看桌上的钟 ， 长短针正重垒在 X宇

的上面 。 开 了 口 ， 打 了
一个呵欠 ， 他并不知道他 自 家是一个

大悲剧的主人公 ， 又仍 旧嘶 嘶的睡着了 。 半醒半觉的睡 了
一

忽 ， 听着间壁的拴钟打丁十一点之后 ， 他才跳出被来 。 胡 乱

地穿好了衣服 ， 跑下了楼 ， 洗 了手面 ， 他就套上了
一双破皮

鞋 ， 跑出外面去 了 。

他近来的生活状态 ， 比从前大有不同 的地方 。 自 从十月

底到如今 ， 两个月 的 中 间 ， 他总每是昼夜颠倒的耍到各处酒

馆里去喝酒 。 东京的酒馆 ， 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 八 岁 的 少

妇 。 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 ， 所 以 肯同他闹 ， 同他玩

的 ， 然而
一到 了太 阳西 F 的时候 ， 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

着 。 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 习惯来 ， 故意到 图书馆里去取他平

时所爱读的书来看 ， 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 ， 他的耳朵里 ， 忽

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 。 他的鼻孔里 ， 会

有脂粉 ， 香油 ， 油沸鱼肉 ， 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 ， 他

的书的宇里行间 ， 忽然会跳出
一个红 白 的脸色来 。

一双迷人

的眼睛 ，
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 。 同蔷蔽花苞似的嘴唇 ， 渐渐

儿的开放起来 ， 两颗笑靥 ， 也看得出来了 。 洋瓷似的一排牙

齿 ， 也看得 出来了 。 他把眼睛一

闭 ， 他的面前 ， 就有 许多妙

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 ， 微微的在那里笑着 。 也有斜视他

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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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 ， 也有点头的 ， 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 ， 也有把雪佯

擞的纤手伸给他的 。 到了那个时候 ， 他总会不知不觉的娘了

娜只纤手跑去 ， 同做梦的
一样 。走了 出来 。 等到他的怀里有温

软的 肉 体坐着的时候 ， 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 了 。

昨天晚上 ， 他也在这样的
一

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
一

点

钟的时候 ， 才走出来 ， 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 。 在路上

跌来跌去的走了
一会 ， 看看四面并不能看见

一

个人影 ， 万户

千门 ， 都寂寂的 闭在那里 ， 只有一

行参差不齐的门灯 ， 黄黄

的 在街上投射出 了几处踪脆的黑影 。 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 ，

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 。他立住了足 ， 靠着了大学的铁栏杆 ，

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 ， 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

的空中 。 他再定睛向 四面
一看 ， 才知道清净的电车线路上 ，

电柱上 ， 电线上 ， 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 ， 都洒满了 同雷

也似的月 光 。 他觉得 自 家一个人孤冷得很 ， 好象同遇着了风

浪后的船夫 ，
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 。 背靠

着 了铁栏杆 ， 他尽在那里看月亮 。 看了一会 ， 他那
一双衰弱

得同老大似的眼睛里 ， 忽然滚下 了两颗眼泪来 。 去年夏天 ， 他

结婚的时候的景象 ， 同走马灯一样 ， 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 。

三面都是高低的 山 岭 ，
一

面宽广的空中 ， 好象有江水的

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 。 立在山 中 的平原里 ， 向这空空荡荡 的

方面一

望 ， 人们便能生出
一种灵异的感觉来 ， 知道这天空的

底下 ， 就是江水 了 。 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 ， 在平原的起头 的
。区中 ， 有几点人家 ， 沿了一条同曲 线似的清溪 ， 散在疏林蔓

享的中间 。 在一个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里 ， 固为天气热得

8



很 ， 他同他新婚的夫人 ， 睡 了一会 ， 又从床上爬了起来 ， 到

朝溪的窗 口 去纳凉去 。

“

灯火已经吹灭了 ， 月光从窗里射了进

来 。 在藤椅上坐下之后 ， 他看见月 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 。 定睛

一看 ， 他觉得她的脸色 ， 同大理 白 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 。

看了一会 ， 他心里害怕起来 ， 就不知不觉的伸 出 了右手 ， 摸

上她的面上去 。

“怎么你的酉上会这样凉的 ？
"

“轻些儿罢 ， 快三更了 ， 人家 已经睡着在那里 ， 8愤图

了他们 。

”

“
我问你 ， 唉 ， 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色都没有的呢尸

“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 ：
"

听了她这一句话 ， 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 了起来 。 不

知是什么缘故 ， 他就忽然伸了两手 ， 把她紧紧的抱注了 。 他

的嘴唇贴上她的面上的时候 ， 他觉得她的 限晴里 ， 也有两条

同 山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 。 他们两人 肉贴 肉 的泣了许久 ， 他

觉得胸中渐渐儿的舒爽起来了 ， 望望窗外看 ， 远近都洒满了

皎洁的月 光。 抬头看看夭 ， 苍苍的天空里 ， 有一条薄薄的云

影 ， 浮漾在那里 。

“你看那天河 。

⋯ ⋯”

“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 ， 就是我的星宿 了 。
”

“什么星呀 ？
"

“织女星 。
”

说到这里 ， 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 。 两人默默地坐了一

会 ， 他又眼看着那一颗小小的星 ， 低声的对她说 ：

毛



“
我明年未必能囫来 ， 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 。

”

他靠住 了大学的铁栏杆 ， 呆呆 的尽在那里对了月 光追想

这些过去的情节 。
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 话 ， 他的眼泪更连连

续续的流 了下来 。 他的眼睛里 ， 忽然看得见一条溪水来 了 。

那一 口 朝溪的小窗 ， 也映到 了他的眼睛里来 。 沿窗摆着的一

张漆的桌予 ， 也映到 了他的眼晴里来 。 桌上的 一张半明 不灭

的 洋灯 ， 灯下坐着的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女子 ， 那女于的苍 白

的脸色 ，
一双迷人的大眼 ， 小小的嘴唇的曲 线 ， 灰 白 的嘴唇 ，

都映到 了他的 眼睛里来 。 他再也支持不住了 ， 摇 了一摇头 ，

便 自 言 自 语的说 ：

“她死了 ， 她是死了 ， 十月 二十八 日 那一个电报 ， 总是

真的 。 十一月 初 四的那一封信 ， 总也是真的 。 可惜她吐血吐

到气绝的时候 ， 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 。

”

一边流泪 ，
一边他就站起来走 ， 他的酒 已经醒了 ， 所以

他觉得冷起来 。 到 了这深更半夜 ， 他也不愿意再回 到他那同地

狱似的家里去 。 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 ， 他住的

楼上 ， 也没有火钵 ， 也没有生气 ， 只有几本 旧书 ， 横摊在黄

灰色的电灯光里等他 ， 他愈想愈不愿意口去 了 ， 所 以 他就慢

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车站去 。 原来 日 本火车站上的人是通宵不

睡的 ， 待车室里 ， 有火炉生在那里 ， 他上火车站去 ， 就是想

去烤火去的 。

一直的走到 了火车站 ， 清冷 的路上并没有一个人 同 他遇

见 ， 进 了车站 ， 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 ， 只看见两排电灯 ，

在那里黄黄的放光 。 卖票房里 ， 坐着 了二三个女事务员 ， 在

5



那里打呵欠 。 进了二等待车室 ， 半醒半睡的坐了两个钟头 ，

他看看火炉里的火也快完 了 。 远远的有机关车的 车 轮 声 传

来 。 车站里也来 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 跑去的 跑 。

等 了一会 ， 从东北来的火车到 了 。 车站上忽然热闹 了起来 ，

下车的旅客的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 ， 混作 了一处 ， 传到他

的耳膜上来 ， 跟了一群旅客 ， 他也走 出 火车站来了 。 出 了车

站 ， 他仰起头来一看 ， 只见苍色圆形的天空里 ， 有无数星辰 ，

在那里微动 ， 从北方忽然来 了一阵凉风 ， 他觉得有点冷得难

耐的样子 。 月 亮已经下山 了 。 街上有几个早起的工人 ， 拉了

牟慢慢的在那里行走 ， 各店家的门 灯 ， 都象倦了似的还在那

里放光 。 走到上野公园的西边的 时候 ， 他忽然长叹了一声 。

膝肽的灯影里 ， 息息索索的 飞了几张黄叶下来 ， 四边的枯树

都好象活 了起来的样子 ， 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哦 ， 就默默的站

住了 。 静静儿的听 了
一会 ， 他觉得 四边并没有动静 ， 只 有那惋

辎的车轮声 ， 同在梦里似的很远很远 ， 断断续续的仍在传到

他的耳朵里来 ， 他才知道刚才的不过是几张落叶的声旮 。 他

走过观月 桥的时候 ， 只见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楼 台 都沉在酣

睡的 中间 。 两行灯火 ， 好象在那里嘲笑他的样予 。 他到家睡

下的时候 ， 东方 已经灰白 趄来 了 。

中

这一天又是一

天初冬好天气 ， 午前十
一点钟的时候 ， 他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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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急忙忙的洗 了手面 ， 套上 了
一双破皮鞋 ， 就跑 出 到 外 面

来
～

在蓝苍的天盖下 ， 在和软的 阳光里 ， 无头无脑的走 了一

个钟头的样子 ， 他才觉得饥饿起来 了 。 身边摸摸看 ， 他的皮

包里 ， 还有五元余钱剩在那里 。 半月 前头 ， 他看看身边的物

件 ， 都 已卖完 了 ， 所 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个金刚石的戒指 ，

当入当铺 。 他的亡妻的最后的这纪念物 ， 只质 了
一百六十元

钱 ， 用不上半个月 ， 如今也只有五元钱存莅 了 。

“亡妻呀亡妻 ， 你饶 了我罢 ！
"

他凄凉了
一阵 ， 羞愧 了

一阵 ， 终究还不得不想到他 目 下

的紧急的事情上去 。 他的肚里尽管在那里叽哩咕咱 的响 。 他

算算看这五元余钱 ， 断不能在上等的酒馆里去吃得醉饱 。 所

以 他就决意想到他无钱的 时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馆里去 。

那 ～家酒家 ， 开设在植物园 的近边 ， 主人是一个五十光

景的寡妇 ， 当 炉的就是这老寡妇的女儿 ， 名 限1 静儿 。 静儿今

年 已经是二十岁 了 。 容貌也只平常 ， 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

的 眼睛 ， 同 白 色入种似的 高鼻 ， 不识是什么理 由 ， 使得见她

一面过的人 ， 总忘她不 了 。 并且静儿的性质和善得非常 ， 对

什么人总是一视 同 仁 ， 装着笑脸的 。 她们那里 ， 因为客人不

多 ， 所 以并没有厨子 。 静儿的母亲 ， 从前也在西洋菜馆里当

过炉的 ， 因此她颇晓得些调味的妙诀 。 他从前身边没有钱的

时候 ， 大抵总跑上静儿家里去的 ，
一则 因为静儿待他周到得

很 ， 二则 因为他去惯 了 ， 静儿的母亲也信用他 ， 无沦多少 ，

． 总肯替他挂账的 。 他酒醉的 时候 ， 每对静儿说他的 亡妻是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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么好 ， 怎么好 ， 怎么被他母亲虐待 ， 怎么的染了肺病 ， 死的

时候 ， 怎么的盼望他 。 说到伤心的地方 ， 他每流下泪来 ， 静

儿有时候也肯陪他哭的 。 他在静儿家里进出 ， 虽然还不上两

个月 ， 然而静儿待他 ， 竞好象同待几年前的老友一

样了 。 静

几有时侯有不快活 的事情 ， 也都告诉他的 。 据静儿说 ， 无论

男入女人 ， 有秘密的事情 ， 或者有伤心的事惰的时候 ， 总要

有
一个朋友 ， 互相劝慰的能够讲讲才好。 他同静儿 ， 大约就

是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了 。

半月 前头 ， 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来的 ， 只听说静儿

“要嫁人去 了”
。 他因为不愿意直接把这话来问静儿 ， 所以

他只是默默的在那里察静儿的行状 。 因为心里有了这一条疑

心 ， 所以 他觉得静儿待他的态度 ， 比从前总有些不同的地方 。

有
一

天将夜的时候 ， 他正在静儿家坐着喝酒 ， 忽然来了一个

三十来岁 的男人 。 静儿见了这男人 ， 就丢下 了他 ， 去同那男

入去说话去 。 静儿走开了 ， 所 以 他只能 同 静儿的母亲去说些

无关紧要的闲话 。 然而他一边说话 ，
一边却在那里注意静儿

和那男人的举动 。 等 了半点多钟 ， 静儿还尽在那里同那男人

说笑 ， 他等得不耐烦起来 ， 就同伤 弓 的野兽一般 ， 匆匆的走

了 。 自 从那一天起 ， 到如今却有半个月 的光景 ， 他还没有上

静儿家里去过 。 同静儿绝交之后 ， 他喝酒更加喝得厉害 ， 想

他亡妻的心思 ， 也比从前更加沉痛 了 。

“能互相劝慰的知心好友 ， 我现在上哪里去找得 出这样

的一个朋友呢 ！
"

近来他于追悼亡妻之后 ， 总要想到这一段结论上去 。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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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候他的亡妻的面貌 ， 竟会同静见灼馄到一逊釉 同静儿绝

交之后 ， 他觉得更加哀伤更加孤寂了 。

他身边摸摸看 ， 皮包里的钱只有五元余了。 他就想把这

亭作了 口实 ， 胞上静儿购家里去。
一边这样硒泳 一边他又

想起
“坦好直” (hn。b。 ） 里 边助 “ 蛊 县 罢 叩

。（wdfrs。 OO。 fuOh。。切毗 ） 来。

“
千古豹诗人盒县罢哈呀 】 我佩服你的大量。 我佩服你

真能用高洁的心情来爱 ‘ 爱利查陪脱
’

。
”

想到这里 ， 他就唱了两句 继府直” 里边的唱句 ， 说。

Dort istd?
--nakdich ilir ungestoertl

So 门 ieht suer 山⋯ L南e沮

Mir jcder Hoffnung s&dnl

(wagmr
’

蠢 垃a且abe�D心）

（ 你且去她的裙边 ， 去算清了你们的相恩 旧债 1 ) （可

拎我～生孤冷 ！ 你看那镜里的名花． 又成了泡影 ！ )

念 了几遍 ， 他就 自 言 自 语的俺

“
我可以去的 ， 可以上她的家里去伪 ， 古人能够这样的

爱他的情人 ， 我难道不能这样的爱静儿么 ？ "

看他的样子 ， 好象是对了人家在那里辩护他 目 下的行为

似的 ， 其实除了他自家的 良心以外、 却并没有人在那里责备

他。

迟迟的走到静儿家里的时候 ， 她们母女两个， 还刚才起

来。 静儿见了他 ， 对他微微豹笑了一池 就闰他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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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你怎么这许久不上我们家里来？ '

他b里想说t
_

“你且问问你 自 家看罢 ！ 尽

但是见了静儿的那一副柔和的笑容 ， 他什么也说不出来

了 ， 所 以 他只 回答说 ：
“
我因为近来忙得非常。

”

静儿的母亲听 了他这一句活之后 ， 就佯嗅佯怒的问他说 。

“忙得非常 ？ 静儿的男人说近来你倒还时常上他家里去

喝酒去的 呢 。

”

静儿听 了她母亲的话 ， 好象有些难以为情的样子 ， 所以

叫她母亲说 ：

“
妈妈 ！

"

他看 了这些情节 ， 就追问静儿的母亲说：

“
静儿的男人是谁呀 ？

"

“大学前面的那一家酒馆的主人 ， 你还不知道么 ？ "

他就 回转头来对静儿说：

“你们的婚期是什么时候 ？ 恭喜你 ， 希望你早早生一个

儿子 ， 我们还要来吃喜酒哩 。
”

静儿对他呆看了～忽 ，好象要哭出来的样子 。 停 了
一会 ，

静儿问 他说 ，
“你喝酒么 ？ "

他听 她的声音 ， 好象是在那里颤动似的 。 他 山忽然 觉得

凄凉起来 ，
一味悲酸 ， 仿佛象晕船的人的呕吐 ， 从肚里挤上

了心来 。 他觉得一句 活也说不 出 口 了 ， 只能把头点 了几点 ，

表明 他是想喝酒的 意思 。 他对静儿看 了一眼 ， 静儿也对他看

了一眼 ， 两人的视线 ， 同 电光似的 闪发 了一下 ， 静儿就三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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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步的跑出外面去替池买下酒的菜去 了 。

静）L回来 了之后 ， 她的母亲就到厨下去做菜去 ， 菜还没

有好 ， 酒已经热 了 。 静儿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 ， 替他斟酒 ，

然而他总不敢抬起头来看静儿一眼 ， 静儿也不敢仰 起头来看

他 。 静儿也不言语 ， 他也只默默的在那里喝酒 。 两人呆呆的

坐了一

会 ， 静儿的母亲从厨下 叫静儿说 ：

“
菜做好了 ， 你拿 了去罢 ！

"

静儿听 了这话 ， 却兀的仍是不动 。 他不知不觉的偷看了

一限 ， 静儿好象是在那里落泪的样子 。

他胡乱的 喝 了几杯酒 ， 吃了几盘菜 ， 就歪歪剜刹的 走了

出 来 。 外边街上 ， 人声嘈杂得很 。 穿过了
一条街 ， 他就走到

了一条清静的 路上 。 走 了几步 ， 走上一处朝西的长坡的时候 ，

看看 太 阳 已经打斜了 。 远远的 回 转头来
一看 ， 植物园 内 的树

林的 们 头 ， 都染成 了
一

片绎黄的颜色 。 他也不知是什么缘故 ，

对 了西 边地平线上溶在太阳光里的远山 ， 和远近的人家的屋

瓦上的 残 阳 ， 都起了一种惜别 的心情 。 呆呆的看 了
一

会 ， 他

就回转 了身 ， 背负 了夕 阳的残照 ， 向东的走上长坡去 了 。

同在梦里一样 ， 昏 昏的走进了大学的正门之后 ， 他忽听

见有人叫他说 ：

" Y君 ， 你上哪里去 ！ 年底你住在东京么 ？
"

他仰起头来
一看 ， 原来是他的一个同学 。 新剪的头发 ，

穿了
一套新做的洋眼 ， 手里拿了

一只旅行的藤筐 ， 他大约是

顶备口家去过年去的 。 他对他同学一看 ， 就作了笑容 ， 慌慌

忙忙的 口咎说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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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的 ， 我什么地方都不去， 你固家去过年去么 ？
"

。对了 ， 锄隅衰去陇．

"

“你看见你使人他时侯 ， 壳你备我问 间安罢．
"

“可 以的 ， 她恐怕也在那里想你矾 ”

“别取笑了 ， 愿你平安口去 ， 再会再会 。

”

“再会再会 ， 哈 ? ?。 ? ? 。”

他的 同学走开之后 ， 他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学

园中 ， 呆呆的立了许多时候， 好象是疯 了似的。 呆了一

会 ，

他又慢慢的 向前走去 ，
一边却在 自 育 自 语的肌

“他们都口家去了 。 他们都是有家庭的人 。 OIs ! h。e !

Sweet home !
(

他无头无脑的走虱了 家里 ， 上了楼 ， 在电灯底下坐了一

会 ， 他那 昏乱的脑髓 ， 把刚才在静儿家里听见过的话又重新

想了 出来：

“不惜不惜 ， 静儿的婚期 ， 就在新年的正月 里了 。

”

他想 了
一会 ， 就站了起来 ， 把几本旧 书 ， 捆作 了一包 ，

不慌不忙的把那�D包旧书拿到了学校前边的
一家旧 书铺里。

办了一个天大的交涉 ， 把 凡个大天才的思想 ， 仅仅换了九元

余钱 ， 还有一本英文的 诗文集 ， 因为旧 书 铺的主人 ， 还价还得

太贱了 ， 所 以他仍旧留着 ， 没有卖去 。

得了九元余饯 。 他心里虽然在那里替那些著书的无才抱

不平 ， 然而一边却满足得很 。 固为有了这九元余钱 。 他就可

以漠一晚的醉饱 ， 并且他的最大的 目 的 ， 也能达得到了�D-

就是用几元钱去买些礼物送给静儿的这一件事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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